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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抗战文化城名人录抗战 矮岸

陆华柏：他在象鼻山下含泪写下成名曲

□本报记者 张苑

　　“故乡！我生长的地方，本来是一个天堂，那儿有，清澈的河流，垂杨
夹岸……现在一切都改变了，现在已经是野兽的屠场！” 20 世纪三四十年
代，一曲《故乡》唱遍大江南北。在那个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它
引发广大华人的思乡共鸣，也唤起了民族的觉醒。
　　这首歌的曲作者就是现代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陆华柏。
1937 年的一个冬日，他含着热泪在桂林象鼻山下创作了这首歌曲。
　　从湖北老家到秀城桂林，陆华柏带着一份眷恋，怀揣着一份使命。在桂
林生活和奋斗的六年时间里，他广泛参与抗日文化活动，积极传播抗战进步
音乐，并深情写下了包括《故乡》在内的多首抗战主题歌曲。桂林美丽的山
水间，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动人心弦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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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陆华柏。   （资料图片）

  图②：《故乡》曲谱。（资料图片）

  图③：1937 年，陆华柏在桂林象鼻山下

创作了成名曲《故乡》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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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拿指挥棒，舞动激昂战歌

　　陆华柏的祖籍在江苏， 1914 年出生于湖
北荆门，青少年时代生活在武汉。 1931 年初
中毕业后考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凭着对音乐
的满心热爱，他全身心投入音乐理论和实践的
学习中。 1935 年，陆华柏留校任教，从事音
乐教育工作的同时还潜心于音乐理论的研究。
他常常在《音乐教育月刊》上发表作品和文
章，在当时的音乐界已小有名气。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场轰轰烈烈
的文化抗战运动呼之欲出。桂林因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政治条件，成了抗战烽火中的“文化绿
洲”。当时，著名美术大师徐悲鸿已在桂林定
居下来。因欣赏陆华柏的才华，徐悲鸿邀请陆
华柏到桂林，并在新成立的桂林美术学院（下
设美术、音乐两系）任教。当时的桂林，已经
云集了不少文化艺术界的名家，陆华柏对此地
也十分向往。
　　到桂林初期，陆华柏以钢琴家的身份，开
启了他在桂林的“文化战斗”历程。起初，陆
华柏与张源吉、沈承明、祁文桂、杨振铎组成
“雅乐五人团”，连续在省政府礼堂、乐群社
草地、礼堂举行了多场音乐会，演出形式有钢
琴独奏、独唱等，曲目多为欧洲古典名曲。这
些外来的乐器、外来的表演形式，在桂上演尚
属首次，颇受欢迎。当时的《广西日报》还专
门开辟了“乐艺专刊”介绍他们的演出，徐悲
鸿写了《引言》，陆华柏写了名为《漫谈今晚
所演奏的乐器》的散文。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推广欧洲古典音乐
已不再是当务之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
略，在民族存亡的危急之时，陆华柏认为应该
尽自己所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事，而音
乐就是他最好的“武器”。于是，他找到了当
时任广西教育厅音乐督学的满谦子，而满谦子
当时也正在为如何为抗战服务而发愁，两人一
拍即合，决定发起抗日音乐会活动，以此来激
起大众的抗战热情。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陆华柏与志同道合的
朋友们一起组织抗战主题音乐会，在桂林成立
了有 30 多个单位、近 6000 人组成的抗战歌
咏团，并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歌
咏盛会。
　　后来，满谦子、吴伯超两位音乐家相继离
开桂林，陆华柏挑起了桂林抗战歌咏指挥棒的
重担。他在担任艺师班学生合唱团指挥的同
时，还兼任艺术馆音乐部主任、艺术馆合唱团
及管弦乐队的指挥。
　　在一次又一次激情豪迈的歌咏会上，陆华
柏舞动手中的指挥棒，让“战歌”更加嘹亮，
更加扣人心弦。

一曲《故乡》，写满苦难与期待

　　 1937 年冬，在桂林城徽象鼻山旁。清澈
的漓江水倒映着石山，湿冷的寒风扑面而来。
陆华柏漫步江边，凝视着平静而清冷的江面，
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于是，悠扬的旋律在他的
脑子里回旋，眼泪已经在眼眶打转。就这样，
蜚声乐坛的歌曲《故乡》问世。
　　这首歌既描写了对家乡的热爱、赞颂，也
揭露了侵略者损毁家乡的残暴的罪行。整首歌
旋律优美，扣人心弦，尤其在和声、复调等多
声织体的民族化处理上，颇具特色。
　　“那感人肺腑的旋律，火一样的热情，戏
剧性的对比，震撼着人们的心房，使人终生难
忘。”桂林文化城音乐文化研究专家王小昆在
《魂牵梦绕故乡情》一文中这样叙述，“那时
候，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
策，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敌
手，桂林以它特殊的政治、军事、地理、交通
位置，成为祖国西南抗击侵略者的重镇。东
北、华北、华东等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携老
带幼，辗转流亡到了桂林，使这个抗战前不到

6 万人的小城，人口一下子爆增到近 60 万。
桂林的街头小巷，到处是嗟叹痛苦的呼声，到
处是流浪彷徨的惨象。人们关注着战争的进
展，思念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故乡那浓浓的乡
情、亲情，更是情牵梦绕，时刻挂在心上。
《故乡》就是在这样一种苦难交加的情景下，
在桂林创作出来了。”
　　《故乡》一经问世，立即受到广大群众，
尤其是流亡青年的喜爱。其在创作当年即获得
教育部颁发的创作奖。 1993 年又获得“ 20
世纪海内外华人经典音乐作品”。
　　一曲《故乡》融入了陆华柏满心的思念与
期待，也激起了广大民族同胞抗战的热情。这
首歌曲不仅是陆华柏的成名之作，也标志着他
的音乐创作已进入成熟期。
　　在桂林的六年时间里，陆华柏创作了一系
列知名中外的艺术歌曲。例如《勇士骨》歌颂
了牺牲在沙场的抗战英雄们大无畏的精神和必
胜的信心；《战！战！战！》用豪迈的口号点
燃民众心中的怒火；《保卫大西南》成为当时
抗战宣传的主流歌曲。
　　“抗战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每一次重要
的群众歌咏集会，每一次他所指挥或参与的音
乐会，他都有新作品问世。”王小昆在研究文
章中这样评价陆华柏。据初步统计，抗战期间
他在桂林创作（包括编曲、配器）的歌曲共
56 首。这些歌曲，无一不与抗战有关，无一
不密切联系当时的斗争形势。它们从各个侧
面，反映了抗战建国的神圣主题，高唱着爱国
主义的主旋律。

怀揣信仰，用音乐育桃李

　　陆华柏不仅是作曲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
音乐教育家。在桂林期间，除了组织音乐运动
和创作，他大部分是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在他
心中一直揣着一个坚定的信仰，他想用音乐培
育桃李满天下，让更多的“星火”根植民
众中。
　　 1938 年，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简称
“艺师班”）一成立，他就被聘到该校任教，
是学校的创建者之一。在桂期间，他大都在艺
师班任教。艺师班当时是广西最高的综合艺术
学府，既有音乐专业，又有美术专业。在抗战
救亡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学校聚集了来自北
京、上海、武汉等各大城市学有专长的艺术
家，人才济济，名师如云，师资力量堪称
一流。
　　陆华柏在艺师班开始是教和声学。在教学
中，他把自己学生时代的课堂笔记，以及珍贵
翻译资料油印成讲义，让学生对普式和声学的
理论和知识有更深一步的理解，同时通过大量
的习题练习和当面给学生批改作业，使同学们
较快地掌握了这门课的原理。为了指导同学们
更好地掌握和声学这门课的理论，陆华柏还自
己撰写了《和声学的学习》一文，供同学们
参考。
　　后来，他又接手合唱这门课程。这门课开
始是指挥家吴伯超教授执教，陆华柏在其上课
时弹钢琴伴奏，他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吴离
桂赴渝后，陆华柏已经熟练接掌了这门课。他

先从声音统一入手，再抓速度快慢、力度对比
的训练。在教材的选择上，他大都选用中国作
曲家（包括国统区作曲家与解放区作曲家）创
作的抗日救亡歌曲；在教学进度上，他先易后
难，循序渐进。学生们能把赵元任的《海
韵》、黄自的《山在虚无缥缈间》、吴伯超的
《中国人》等难度较大的合唱曲目唱下来，而
且唱得很完整，实属不易。
　　陆华柏本人在桂林创作的许多作品，大多
数也是由艺师班学生合唱团首演成功的。正因
为有这个合唱团，才调动了他的创作热情。他
把上课与艺术实践结合起来，带领艺师班学生
合唱团演出数十场。在抗战文化城那个特殊时
期，桂林所有宣传抗日的重大音乐活动，以及
许许多多以宣传抗战为宗旨的音乐会、歌舞晚
会、游艺会等，无不留下艺师班师生们战斗的
身影。
　　此外，陆华柏还参与主编了艺师班主办的
《音乐与美术》月刊。该刊 1940 年元旦创
刊，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全国性艺术教育刊物，
历时近四年，出满 3 卷 30 期。当时旅桂的音
乐家来自五湖四海，彼此的艺术爱好、主张以
及政治见解又各不相同，《音乐与美术》月刊
团结广大艺术家，抛弃门户之见，齐心协力搞
好抗战宣传和艺术教育工作。陆华柏在创刊号
上发表了《音乐与抗战》的重要文章，就音乐
与抗战的关系，如何加强音乐界的团结，如何
为抗战服务等一系列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对当时的抗战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不无指导
意义。
　　陆华柏在桂期间，还先后在国防艺术社担
任指导员，汉民中学音乐教师，广西省立艺术
馆兼职研究员、音乐部主任、管弦乐队及合唱
团指挥等，在桂林美术专科学校举办的音乐专
题讲座任主讲人。每到一处，他都把抗日救亡
的歌声带到民众身边。
　　多年的战斗生活，使得陆华柏对艺师班产
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在 1942 年 8 月 10 日的
《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满怀深情地向人们
介绍艺师班，特别是音乐组师生各方面的情
况，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艺师班的热爱。
　　 1943 年仲夏，艺师班“奉命结束”。陆
华柏面临失业。这时缪天瑞和吴伯超两位音乐
同行分别代表福建音专和青木关国立音乐院，
聘请他到该校任教。经过再三考虑，他在
1943 年秋冬之际，离开了他整整工作和生活
了六年多的山城桂林，去了福建，开始了他新
的战斗生活。
　　


